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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引入异质性家户与非位似偏好，构建一个具有无穷部门的一

般均衡模型考察内生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推导得出劳动收入占比

与 Gini 系数呈负相关关系，与经验事实一致。此外，收入越不平等，则产业升级所要求的

最低资本劳动比越低。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程度之间呈现“倒 U型”关系，因为收入过

度平等会使得具有足够高的市场需求的产品种类减少，导致产业升级停留在较低水平；而收

入过于不平等会导致只有较少的富人会对高档商品产生需求，使得那些产业的总需求不足而

无法完成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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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旨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研究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新结

构经济学提倡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

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的原因。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每一个时点给定，但随时间可以

变化的要素禀赋（即这个国家在每一时点的总预算）及其结构（内生决定要素的要素相对价

格）为切入点来分析一个国家动态的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Ju, Lin and Wang（2015）构建

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内生决定当期的最优的产业结构，以

及产业结构如何随着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而动态演化。他们发现，随着经济增长，每个产业

都经历“倒 U 型”的生命周期动态变化，而且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逐渐被资本密集型产

业所取代。其本质的逻辑机制是从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相对要素相对价格出发，求解生产决

策中的成本最小化的供给侧问题。该模型假设了代表性家户，并且拥有位似偏好，所以无法

有效讨论收入分配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无法深入考察产业升级的需求侧影响。此外，该

模型假设每一个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恒定不变，讨论的主要是产业之间的要素配置问题；而现

实数据显示，即使同一产业内也存在着资本替代劳动的产业升级现象。因此，本文在 Ju, Lin 

and Wang (2015) 的模型基础上，引入家户的异质性、非位似偏好、产业内的资本深化来考

虑需求侧的影响因素，考察与要素禀赋结构共同作用下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个体的消费往往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丰富，不同商品往往存在着

一定的消费次序：类似食物之类的作为必需品，几乎是所有人首要消费的商品；随着收入提

高，逐渐消费各式各样的商品以满足其他需求；而只有少部分富人才会消费诸如游艇之类的

奢侈品。这本质上体现了人的需求等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同一类商品往往也存在着多种

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度上分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总的

来说产业生产方式是向着资本密集型转变的。对此，我们使用 NBER-CES 数据库
2
，其中包含

美国 1958-2011年的 473个制造业产业的劳动力、附加值、资本存量、投资等数据，作控制

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可以得到： 

𝐶𝑎𝑝𝑖𝑡𝑎𝑙 𝑖𝑛𝑡𝑒𝑛𝑠𝑖𝑡𝑦𝑖𝑡 = −2833.435⏟      
(515.8571)

+ 1.461⏟  
(0.2624)

𝑡 + 0.350⏟  
(0.0808)

𝑝𝑟𝑜𝑑𝑖𝑡 + 0.025⏟  
(0.1180)

𝑖𝑛𝑣𝑒𝑠𝑡𝑖𝑡. 

其中，𝑖表示产业，𝑡表示年份，𝐶𝑎𝑝𝑖𝑡𝑎𝑙 𝑖𝑛𝑡𝑒𝑛𝑠𝑖𝑡𝑦是以资本劳动比衡量的资本密集度，𝑝𝑟𝑜𝑑是

以劳均增加值衡量的生产率水平，𝑖𝑛𝑣𝑒𝑠𝑡是以资本支出衡量的投资额，括号里表示标准误。

可以看到，产业资本密集度与年份的回归系数是正的，并且显著性水平在 99%以上，这意味

着产业的生产方式随时间是变化的，其资本密集度是不断上升的。 

我们也可以这么来看，将产业按资本密集度（资本劳动比）从低到高排序，并选取资本

密集度最低的三个产业（主要为服装剪裁类产业）、处在中游的三个产业（自动售货机、矿

产器械及设备、银器及锅盘制造产业）、资本密集度最高的三个产业（石油化工、石油精炼、

铜的初级精炼产业），考察其资本密集度在时间上的变化。由图 1 所示，随着经济发展，不

论资本密集度是高是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总是由相对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转移。基于这一事实，在本文的模型部分，我们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一个产业的生产方式由劳

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 

 

                                                        
2
 数据来源：http://www.nber.org/nberces。 

http://www.nber.org/nbe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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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资本密集度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方向 

 

总结而言，Ju, Lin and Wang（2015）的文章一方面将每个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作为给定

的，没有考虑到产业内技术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没有考虑到需

求侧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当禀赋结构达到一定水平，资本劳动比相对较高，倘若资本密集型

产业的潜在需求不足，使得它不足以支付生产的固定成本，那么产业升级的进程可能会因为

需求侧收入结构而影响。因此，以 Ju, Lin and Wang（2015）作为基础模型，我们在此基

础上引入收入不平等结合禀赋结构这一供给侧的影响，进一步考察需求侧对于产业升级的影

响。 

当前，收入不平等越发受到各国关注，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往往作为影响一个经济体

社会稳定的主要考量。同时，收入不平等也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宏观变量有着紧密的联系。我

们发现在近三四十年许多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经典的卡尔多事实是不

一致的（Kaldor, 1961）。在本文中，我们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机制、新

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在近三四十年呈现系统性下降的趋势，而这与收入不平

等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复制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2017）第三章中的几个实证结果，

能够看到发达国家自上世纪 70年代、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其劳动

收入占比都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图 2
3
）。 

 

                                                        
3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各国统计局、经合组织（OECD）、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IMF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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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趋势 

 

同时，这一下降趋势与其不平等程度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利用世界银行 All the 

Ginis项目等数据
4
，我们将各国劳动收入占比与基尼系数作如下两条回归： 

𝐿𝑎𝑏𝑜𝑟 𝐼𝑛𝑐𝑜𝑚𝑒 𝑆ℎ𝑎𝑟𝑒𝑠𝑖𝑡
𝑁𝑒𝑡 = 50.312⏟    

(2.0902)

− 38.005⏟    
(4.5360)

𝐺𝑖𝑛𝑖 𝐶𝑜𝑒𝑓𝑓𝑖𝑐𝑖𝑒𝑛𝑡𝑖𝑡 

𝐿𝑎𝑏𝑜𝑟 𝐼𝑛𝑐𝑜𝑚𝑒 𝑆ℎ𝑎𝑟𝑒𝑠𝑖𝑡
𝐺𝑟𝑜𝑠𝑠 = 62.238⏟    

(3.2705)

− 34.833⏟    
(8.3638)

𝐺𝑖𝑛𝑖 𝐶𝑜𝑒𝑓𝑓𝑖𝑐𝑖𝑒𝑛𝑡𝑖𝑡 

其中，Labor Income Shares 代表劳动收入占比，Gini Coefficient 代表基尼系数，上标

Net和 Gross分别代表劳动收入是否为净值，括号中是系数的标准误。我们看到劳动收入占

比与基尼系数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显著性在 99%水平以上。这反过来其实也就意味着

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两条事实与本文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我们证明了劳动收入占比与

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线性的负相关关系：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越发重要（我

们在本文中强调个体资本禀赋的不同，因此收入不平等来源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加剧不

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名义收入的提高拉动了需求，促进产业升级的发生（生产方式采用资

本密集型），机械不断替代劳动，提高了对资本的潜在需求，使得相对的资本收入上升，劳

动收入占比下降（详见命题 2）。 

有关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通过各个来源的数据比较、调整

来准确刻画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现状或趋势。以中国为例，李实、高霞（2015）利用“中国

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2007年的住户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数据模拟和经验分析，认为

中国目前的居民基尼系数在 0.45-0.52 区间的估计是比较可靠的。李实、罗楚亮（2011）

按收入定义、样本权重结构、抽样偏差以及地区间货币购买力差异进行调整，认为中国收入

差距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水平，并且仍处在继续上升的阶段。另一类则是通过实证或

理论的方法，考察影响收入不平等动态变化的因素，抑或考察收入不平等与其他变量之间的

因果或相关关系。这第二类文献与本文相关度更高。在研究收入不平等与产业的文献中，

                                                        
4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各国统计局、经合组织（OECD）、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IMF计

算、世界银行 All the Ginis 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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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1989）构建了一个单要素模型（劳动力），通过家户所得利

润份额的不平等引入收入不平等，在一定消费次序下，一些产品的需求不足使得垄断企业无

法支付进入成本，因此无法完成向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工业化进程。在我们的模

型中，产业升级有两个维度，其一是由规模报酬不变向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与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1989）类似的，其二是通过引入资本刻画了从劳动密集型

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Matsuyama（2002）考察了非位似偏好下，基于生产侧

“干中学”的机制，强调需要一定的市场需求规模来使得企业生产足够有效率（价格足够低），

从而推动产业的腾飞。Buera and Kaboski（2012）基于对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假设，考察了

对服务业中技术密集型（skill-intensive）的生产以及服务业生产方式（家庭和市场）的

影响。上述文献都是以劳动力作为生产的唯一要素，没有将禀赋结构作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也因此，在考察产业的问题中，只能考察由传统规模报酬不变转

向现代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模式转变，或者考察消费不断升级的过程，无法联系到由劳动密

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移的产业升级。同时，在这些文献中，收入不平等的分布往往

是外生的，并且不会随着经济进程而改变；本文中，我们引入资本、劳动双要素，通过要素

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来考察不平等程度本身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此外，林毅夫、陈斌开（2012、

2013）从理论上探讨了政府发展战略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两篇文章分别发现推行重工业优

先发展的战略会通过金融抑制和劳动力市场扭曲，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这两篇文献的

局限在于，没有将产业升级与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研究二者的关系，本文则在一个无政府扭

曲的环境下考察内生的产业升级与不平等程度的关系。Acemoglu and Restrepo（2016）的

文章与本文在思想上有相似之处，他们探讨了要素在不同工作中的分配及其相对价格，如何

被企业在资本与劳动之间选择技术所影响，研究表明尽管机器替代劳动一方面会降低劳动收

入占比，另一方面会通过创造新的更复杂的工作来抵消这一效应。但是这篇文章的视角没有

从禀赋结构出发，而是从机械自动化的技术创新出发，这与本文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

想是截然不同的。 

基于上述的想法与文献不足，本文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引入异质性家户与非位似

偏好，构建一个具有无穷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内生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

关系。本文将产业升级定义为同一产业内部的生产技术由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而

后者由于实现了机械化与标准化的生产，所以规模报酬递增。我们发现，资本劳动比的上升、

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固定成本上升或生产率水平下降，都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同时，模型

证明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线性的负相关关系，这为解释现实中各国劳动收入占

比下降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还发现，收入越不平等，则产业升级所要求的总体

经济的最低禀赋结构水平（即资本劳动比）反而越低。此外，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程度

（定义为实现产业升级的产业数量）之间呈现“倒 U型”的关系，这是因为当总体平均收入

水平较低时，家户之间的收入过于平等会使得对于低档产品的总需求不足，所以产业升级程

度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当收入过于不平等时则会阻碍产业升级，因为只有相对较少的

富人才会对比较高档的商品产生需求，使得那些产业的总需求不足从而无法完成产业升级。 

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求解模型的一般均

衡；第四部分作比较静态分析，考察禀赋结构与收入分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第五部分是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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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 

（一）生产技术 

考虑存在连续统的无穷多个部门（产业），标记为𝑞，𝑞 ∈ ℝ:，每一种产业𝑞都可以通过

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传统生产方式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生产方式。这两种

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完全同质的： 

𝑥(𝑞) = 𝑥1(𝑞) + 𝑥2(𝑞), ∀𝑞 ∈ ℝ
: 

其中𝑥(𝑞)代表产业𝑞的总产量，𝑥1(𝑞)是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生产的产量，𝑥2(𝑞) 是使用资本

密集型技术生产的产量。为了分析简化起见，假设两种生产方式都是以单要素作为投入。
5
其

中，劳动密集型的传统生产方式只使用劳动力，并且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如下： 

𝑥1(𝑞) = 𝑙(𝑞), ∀𝑞 ∈ ℝ
:. 

由于其技术成熟，使用该技术的企业之间是完全竞争，所以价格即等于边际成本，亦即工资

率𝑤: 

𝑝1(𝑞) = 𝑤.                                (1) 

如果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现代生产方式，它需要𝑛(𝑞)种不同的中间品作为投入来生产，生

产函数为： 

𝑥2(𝑞) = 0∫ 𝑚(𝑞, 𝑖)𝜎𝑑𝑖
𝑛(𝑞)

0
1

1

𝜎
, 𝜎 ∈ (0,1)， 

其中，每种中间品𝑚(𝑞, 𝑖), 𝑖 ∈ ,𝑜, 𝑛(𝑞)-由一个垄断厂商生产，并且只使用资本投入进行生产，

每个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𝑖，都需要先支付固定成本，即𝐹单位的资本，然后方可生产，中间

品的生产函数为： 

𝑚(𝑞, 𝑖) = 𝐴(𝑞, 𝑖)𝑘(𝑞, 𝑖), ∀𝑞 ∈ ℝ:, 𝑖 ∈ ,0, 𝑛(𝑞)- 

这𝑛(𝑞)家厂商之间进行垄断竞争。假设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没有进入成本，所以均衡时的零

利润条件可以内生决定企业数量𝑛(𝑞)。  

这里我们仿照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1989）采用的是垄断市场结构，是因为

本文在禀赋结构中引入收入不平等考察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所以需要一个非完全竞争的市

场来使得收入结构所决定的市场需求大小能够起作用。但是不同于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1989），他们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将利润份额的异质性设定作为收入不

平等的来源，而本文出发点在于要素禀赋结构，所以假设存在资本与劳动两种不同的要素禀

赋，此时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禀赋的差异，而不是利润占比的差异，这将有助于

简化分析。 

在 Ju, Lin and Wang（2015）的模型中，各个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是不变的，随着资本

的不断积累，资源配置也一步步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转移，所以是产业间的要素再配置。

而本文的重点则是考虑在引入收入不平等及个体非位似偏好的需求侧影响下，同一个产业内

部的技术选择，企业采用何种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进而影响整个的产

业升级程度。为此我们作出简化，进一步假设中间品的生产企业是对称的，从而强调每个产

业其子产业之间的区别： 

                                                        
5
 这 样的 设定 可以 带来一定 的简 化。 事实 上， 也可 以将 生产 函数 设为 Leontief 形式，

𝑥1(𝑞) = 𝐴1(𝑞)min 2
𝑘1(𝑞)

𝑎1(𝑞)
, 𝑙1(𝑞)3 ,𝑚(𝑞, 𝑖) = 𝐴2(𝑞, 𝑖)min 2

𝑘2(𝑞,𝑖)

𝑎2(𝑞,𝑖)
, 𝑙2(𝑞, 𝑖)3，并设定后者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前

者，其结论大体不变，但为了使得市场出清，需要对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有比较苛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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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对称性）：𝐴(𝑞, 𝑖) = 𝐴 > 1, ∀𝑞, 𝑖。 

由此，我们考察在禀赋结构及收入不平等供需两侧的影响下，各个产业中资源是否配置

在相对资本密集的子产业从而完成产业升级。而这则取决于两个子产业最终品价格的比较， 

𝑝(𝑞) = 𝑚𝑖𝑛 *𝑝1(𝑞), 𝑝2(𝑞)+                        （2） 

𝑝1(𝑞), 𝑝2(𝑞)分别表示产业𝑞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的价格。此外，由完全竞争的市场

结构以及垄断竞争的零利润条件，我们可以得到： 

𝑝1(𝑞) = 𝑤, 𝑝2(𝑞) = 𝑛(𝑞)
1;

1

𝜎
𝑟

𝜎𝐴
                      （3） 

其中，𝑛(𝑞)是产业𝑞中资本相对密集的子产业企业数量（在均衡下内生决定），对应的资本

密集型子产业产量为 

𝑥2(𝑞) = 𝑛(𝑞)
1

𝜎
𝜎𝐴𝐹

1;𝜎
                            （4） 

显然，比较两种生产方式的价格，存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数量的临界值： 

𝑛∗ = 0
𝑟

𝜎𝐴𝑤
1

𝜎

1−𝜎
，                           （5） 

只有当商品𝑞的需求𝑥𝐷(𝑞)足够大，使得潜在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企业数量大于𝑛∗，从

而使其生产方式比劳动密集型更有效率，该产业才会进行产业升级，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

方式
6
。由此，我们得到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量为： 

𝑛(𝑞) =

{
 
 

 
 
[
(1 − 𝜎)𝑥𝐷(𝑞)

𝜎𝐴𝐹
]

𝜎

, 𝑥𝐷(𝑞) > 𝑛∗
1
𝜎
𝜎𝐴𝐹

1 − 𝜎

0, 𝑥𝐷(𝑞) < 𝑛∗
1
𝜎
𝜎𝐴𝐹

1 − 𝜎

 

根据价格高低进行技术选择，进一步可以得到各产业产品的价格： 

𝑝(𝑞) = {
𝑝2(𝑞), 𝑥𝐷(𝑞) > 𝑛∗

1
𝜎
𝜎𝐴𝐹

1 − 𝜎

𝑝1(𝑞), 𝑥𝐷(𝑞) < 𝑛∗
1
𝜎
𝜎𝐴𝐹

1 − 𝜎

 

上述等式意味着，由收入不平等程度所影响的市场需求、市场规模，影响了资本密集型

生产方式的企业数量。当需求不足时，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不具效率，该产业无法完成产

业升级；只有当需求足够大，该产业才能完成产业升级。 

 

（二）非位似偏好 

在经济体中，有一单位连续统的家户；家户消费商品𝑥(𝑞)，其中每种商品都是不可分、

离散且可餍足的；所有家户都拥有相同的非位似偏好，与 Matsuyama（2000）类似，拥有收

入𝐼的家户选择最大化： 

𝑈＝∫ 𝑏(𝑞)𝑐(𝑞)𝑑𝑞
:∞

0

, 

                                                        
6
 当需求𝑥𝐷(𝑞)恰好等于临界值时，存在两种情况：该产业只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或者同时使用两

种生产方式；这取决于经济体的资本劳动比大小，在后文求解一般均衡的部分我们会进行讨论（详见引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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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预算约束为： 

∫ 𝑝(𝑞)𝑐(𝑞)𝑑𝑞
:∞

0

= 𝐼. 

其中，𝑏(𝑞)是商品𝑞的边际效用。我们定义𝑐(𝑞):ℝ:⟶ *0,1+为指标函数，即家户个体对

商品𝑞的需求，当家户选择消费商品𝑞, 𝑐(𝑞) = 1，若不消费商品𝑞, 𝑐(𝑞) = 0。这种对商品的单

位餍足性，使得家户的效用不以商品的消费量，而是以商品种类的增加而增加（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我们的消费往往存在一定的次序性，不同商品的收入需求弹

性不同。例如，日常主食对所有人几乎都是一种必需品，哪怕收入再低都需要首先满足果腹

的需求；当收入提高，逐渐开始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而对于诸如游艇之类的奢侈品则只有

极少数高收入者才会去消费。对此，在模型中我们将商品按消费次序（本质上是人需求的等

级）进行排序，𝑞越小其消费倾向越大。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消费次序）：𝑏(0) = 1;  𝑏(𝑞) = 𝑒∫ 𝑙𝑛,𝑐(𝑧)-𝑑𝑧
𝑞

0 , ∀𝑞 > 0。 

这一设定来源于 Matsuyama（2002），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对 J个产业消费腾飞的影响中，

采用了如下的效用函数： 

𝑈 = 𝑓(𝑥) =

{
 

 
𝑐, 𝑖𝑓 𝑐 ≤ 1

1 +∑(∏𝑥𝑖

𝑗

𝑖<1

)

𝐽

𝑗<1

+ 𝜂𝑙, 𝑖𝑓 𝑐 > 1
 

其中，𝑐代表农产品消费，𝑥𝑖是产品𝑖的消费量。可以看到，这里∑ (∏ 𝑥𝑖
𝑗
𝑖<1 )𝐽

𝑗<1 本质上就

是𝑏(𝑞) = 𝑒∫ 𝑙𝑛,𝑐(𝑧)-𝑑𝑧
𝑞

0 的离散形式。假设 2是一个比较强的假设，但其内涵是有现实意义的，

它意味着家户的消费存在着一定的次序：例如，在填饱肚子前没有人会先去消费电视、空调

这类商品，而能够消费名牌奢侈衣物、游艇的家户必然已经消费了手机、电脑等日常所见的

商品。 

因此，所有家户对商品的需求存在严格的消费次序：𝑐(𝑞1) = 0 ⟹ 𝑐(𝑞2) = 0, ∀𝑞1 < 𝑞2。

对相对高收入的家户，会消费所有相对低收入家户消费的商品，再额外消费一些商品。在这

个意义上，尽管不完全满足必需品及奢侈品的经济学定义，但当𝑞相对较小，我们可以将这

类商品看作“必需品”；当𝑞相对较大，则可以看作“奢侈品”。显然，对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以及经济体内部不同的收入阶层，必需品与奢侈品的概念也是相对的。我们定义函数

𝑃(𝑧) = ∫ 𝑝(𝑞)𝑑𝑞
𝑧

0
, 𝑧 ∈ ,0,+∞)，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每个家户的消费需求： 

𝑐(𝑞) = 1,∀𝑞 ∈ ,0, 𝑧(𝐼)-; 𝑐(𝑞) = 0, ∀𝑞 ∈ (𝑧(𝐼), +∞) 

其中，𝑃,𝑧(𝐼)- = 𝐼决定了家户可以消费的最后一种商品𝑐,𝑧(𝐼)-。 

在这里，这个经济体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收入的增加最终实现在消费种类的增加，即对

“奢侈品”的需求提升。而随着需求的提升，原本未实现产业升级的产业会最终进入资本密

集型的子产业，完成产业升级；而原本已完成产业升级的产业，由（3）和（4）式可以得到

其价格𝑝(𝑞) = 0
(1;𝜎)𝑥𝐷(𝑞)

𝜎𝐴𝐹
1
𝜎;1

𝑟

𝜎𝐴
随着需求上升而下降，从而使更多人能够消费得起，进一步

提升了其市场需求。因此，在这其中收入分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不同分布下均衡的

产业升级程度不同，而对给定分布进行一定的收入转移，可能促进或抑制产业升级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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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会考察 

 

（三）收入分布 

在以往的文献中，收入不平等往往来源于人力资本的不平等（Matsuyama，2002），或者

是来源于对垄断企业利润的份额不平等（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或者是技

术进步的非对称性。但 Pikkety and Saez（2003）通过对美国 1913-1998 年个人税收数据

的分析，发现技术进步不能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强调要

素禀赋结构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引入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并假定这个经济体中收入

不平等来源于资本禀赋的不平等。这与 Stiglitz（1969）的做法类似，他在一个新古典的

增长框架下考察对收入、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因素，文章中对不平等的来源完全来自于资

本禀赋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不同，而劳动力都是同质的。另一方面，在 IMF（2017）《世界

经济展望》第三章中，认为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核心因素之一在于资本禀赋的不平等——高

度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这与我们的模型设定是一致的。 

在模型中，每个家户拥有𝐿单位的劳动力，𝛾份额的资本，社会总资本为𝐾。因此家户的

收入𝐼可以写作： 

𝐼(𝛾) = 𝑤𝐿 + 𝛾𝑟𝐾                           （6） 

其中，资本份额𝛾在人口上的分布服从𝐺(𝛾)，由定义可知𝐺(∙)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 𝑑𝐺(𝛾)
:∞

𝛾
= ∫ 𝛾𝑑𝐺(𝛾)

:∞

𝛾
= 1                     （7） 

该等式意味着：人口总和为一单位，资本份额总和为一单位；假定𝛾 > 0是家户所拥有

的最少份额。给定价格的情况下，家户拥有资本份额的多少决定了其消费商品种类的多少，

而整个收入分布则决定了每种商品的需求量。 

为使结论更具普遍性，本文我们采用 Pareto 分布，以尽可能贴近现实情况。在理论上，

分布形式完全可以采用非连续的形式，例如给定三到四组收入不同的人群，以考察在均衡状

态下，不同组间的收入转移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可以简化很多，但因为其分布

的非连续性，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非连续点的设定。 

因此，我们假设资本份额在人口上的分布满足 Pareto 形式：𝐺(𝛾) = 1 − .
𝛾

𝛾
/
𝛼
, 𝛼 > 1，

根据(7)式我们有𝛾 = 1 −
1

𝛼
∈ (0, 1)，结合（6）式，可得这个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𝐺𝑖𝑛𝑖𝐼 0
𝑟

𝑤
. 
𝐾

𝐿
, 𝛼, 𝜎, 𝐴, 𝐹/1 =

1

2𝛼;1
−

2𝛼

2𝛼;1
∙

𝑤𝐿

𝑤𝐿:𝑟𝐾
              （8） 

因为不平等仅来自于禀赋上家户资本份额的不平等，资本收入为𝛾𝑟𝐾，类似地可以得到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𝐺𝑖𝑛𝑖𝐾(𝛼) =
1

2𝛼;1
                          （9） 

由于当分布发生改变，即𝛼变动，不仅通过其本身，还通过影响要素相对价格
𝑟

𝑤
来影响

不平等程度，为作出简化，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主要使用后者来作为不平等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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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均衡 

由于家户对任意一种商品的需求都是可餍足的，至多消费一单位，这也就意味着需求

𝑥𝐷(𝑞) ≤ 1。因此，当所有家户都消费某种商品时，这种商品潜在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最多，

也就最有可能使用资本密集型的方式生产，完成产业升级。当所有家户都消费某种商品，我

们定义此时的企业数量为𝑛0 

𝑛0 ≡ .
1;𝜎

𝜎𝐴𝐹
/
𝜎
，                           （10） 

这是外生决定的。这意味着，只有当均衡下的𝑛∗ = 0
𝑟

𝜎𝐴𝑤
1

𝜎

1−𝜎
≤ 𝑛0才会存在产业升级；

其中，要素相对价格
𝑟

𝑤
内生于这个系统，给定收入分布，其大小取决于禀赋结构。下文将证

明，在存在产业升级的均衡下，当禀赋结构变化，资本越来越丰腴，资本相对劳动的价格将

不断减小。因此，若要使得产业升级存在，资本劳动比
𝐾

𝐿
需要高于一定程度，才能使得资本

价格足够小从而使所有家户都消费时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商品价格小于劳动密集型，进而

完成产业升级；当资本劳动比
𝐾

𝐿
不够大时，经济体中只存在一部分产业，由两种生产方式共

存，其他产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阶段（见本章第二部分的讨论）。 

针对上述两种情况，我们求解存在产业升级情况的一般均衡，再考察使产业升级存在所

需满足的条件。 

 

（一）存在产业升级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假设要满足的条件是𝑛0 > 𝑛
∗。 

在此之下，由于存在着收入不平等，从而对每个产业商品的需求大小不同，按需求的多

少我们可以将所有产业分为三类：A.已完成产业升级（由资本密集型的方式生产），并且所

有人都能够消费得起；B.已完成产业升级，但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消费得起；C.未完成产业升

级，只有一小部分富人才能消费得起。我们分别用𝑄,𝑄来作为三类产业的分界点，如图 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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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存在产业升级下的三类产业 

 

1. 对 A类产业，即𝒒 ∈ ,𝟎,𝑸)。 

这些产业已完成产业升级，且所有人都能够消费得起这些商品，其总需求𝑥𝐷(𝑞)为 1，

例如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食物等，由（4）式可得𝑛(𝑞)
1

𝜎
𝜎𝐹

1;𝜎
= 1。这也意味着拥有最少

资本份额𝛾的家户也能够消费所有𝑞 ∈ ,0, 𝑄)的商品，因此 

𝑛(𝑞) = 𝑛0                        （11） 

所以，𝐴类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量达到最大值为𝑛0。由于这部分产业都是由资本密集

型方式来生产，结合（3）式、（11）式，任意商品𝑞 ∈ 00, 𝑄1的价格𝑝2(𝑧) =
𝐴−𝜎𝐹1−𝜎𝑟

𝜎𝜎(1;𝜎)1−𝜎
，因此

我们得到消费商品00, 𝑄1所需的收入为： 

𝑃 .𝑄/ = ∫ 𝑝2(𝑧)𝑑𝑧
𝑄

0
= 𝑤𝐿 + 𝛾 .𝑄/ 𝑟𝐾 = 𝑤𝐿 + 𝛾𝑟𝐾          （12） 

其中，函数𝛾(𝑞)表示使得家户能恰好购买商品,0, 𝑞-所需的资本份额。由此，可以得到 A 类

产业的数量为 

𝑄 =
𝜎𝐴(𝑤𝐿:𝛾𝑟𝐾)

𝑟
∙ .
1;𝜎

𝜎𝐴𝐹
/
1;𝜎
.                     （13） 

2. 对 B类产业，即𝒒 ∈ ,𝑸,𝑸-。 

这部分产业也完成了产业升级，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购买。B类产业对应的商品对于一

些人而言是“必需品”，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奢侈品”。以日常生活为例，典型的商品就比

如汽车，尽管在趋势上越来越普遍，但依然有不少人因为收入的限制无法购买汽车。我们可

以得到这类商品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1 − 𝐺,𝛾(𝑞)- = 𝑛(𝑞)
1

𝜎
𝜎𝐴𝐹

1;𝜎
                      （14） 

类似地，我们可以得到消费商品,0, 𝑞-所需的收入为： 

𝑃(𝑞) = ∫ 𝑝2(𝑧)𝑑𝑧
𝑞

0
= 𝑤𝐿 + 𝛾(𝑞)𝑟𝐾                 （15） 

其中，𝛾(𝑞)表示对于能够消费商品,0, 𝑞-家户所需拥有的最低资本份额。随着消费种类不断

扩大，所需的收入水平也在提高，降低了总需求及潜在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直到产业𝑄刚

好完成了产业升级，其资本密集型子产业的下游企业数量𝑛(𝑄) = 𝑛∗。结合上述等式，可得

产业升级程度与要素相对价格满足如下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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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0

𝜎−1
𝜎

𝜎𝐴
𝑄 =

(1;
1

𝛼
)𝐾

1;𝛼(1;𝜎)
.
𝑛𝑜

𝑛∗
/

1−𝛼(1−𝜎)

𝛼𝜎
+
𝑤𝐿;

(𝛼−1)(1−𝜎)

1−𝛼(1−𝜎)
𝑟𝐾

𝑟
             （16） 

由（16）式，我们可以得到用
𝑟

𝑤
表示的产业升级程度𝑄的函数𝑄 0

𝑟

𝑤
. 
𝐾

𝐿
, 𝛼; 𝜎, 𝐴, 𝐹/1，容易证明：

𝜕𝑄

𝜕
𝑟

𝑤

< 0。 

3. 对 C类产业，即𝒒 ∈ ,𝑸,+∞)。 

这些产业未完成产业升级，由劳动相对密集的传统方式生产。类似地，其需求为： 

𝑥𝐷(𝑞) = 1 − 𝐺,𝛾(𝑞)-                       （17） 

消费商品,0, 𝑞-所需的收入为： 

𝑃(𝑞) = 𝑃(𝑄) + ∫ 𝑝1(𝑧)𝑑𝑧
𝑞

𝑄
= 𝑤𝐿 + 𝛾(𝑞)𝑟𝐾             （18） 

此外，因为只有 C类产业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可以直接得到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 *1 − 𝐺,𝛾(𝑞)-𝑑𝑞+
:∞

𝑄
= 𝐿                     （19） 

由瓦尔拉斯法则，资本市场自动出清。结合上述等式，我们可以得到要素相对价格
𝑟

𝑤
的

解析解： 

𝑟

𝑤
= [(

1 − 𝜎

𝜎𝐴𝐹
)
1;𝜎

∙
𝐾

𝛼𝐿
]

𝛼;1
𝛼;1:𝛼(1;𝜎)

 

∙
𝛼𝐿

𝐾
 

≡ ,(1 − 𝜎)1;𝜎𝜎𝜎𝐴𝜎𝐹𝜎;1-
𝛼−1

𝛼−𝜇 ∙ .
𝐾

𝛼𝐿
/

−𝛼(1−𝜎)

𝛼−𝜇              （20） 

其中， 𝜇 ≡ 1 − 𝛼(1 − 𝜎) < 1, 𝛼 − 𝜇 > 0。解出要素相对价格也就得到了整个经济体的

均衡解2
𝑟

𝑤
, 𝑄, 𝑄3以及均衡方程*𝑥(𝑞), 𝑛(𝑞), 𝛾(𝑞)+, ∀𝑞 ∈ ,0,+∞)。其中，

𝑟

𝑤
是要素相对价格，在

此可将劳动力价格𝑤标准化为 1，则得到所有价格；𝑄是所有使用资本密集型方式生产的产

业数量，作为产业升级的指标；𝑄是 A 类产业的数量，代表着这个经济体中必需品的数量。

同时效用函数的形式也决定了福利水平𝑊(𝑞) = 𝑞, ∀𝑞 ∈ ℝ:，因此所有家户所能达到的最低

福利水平𝑊𝑚(𝑄) = 𝑄；𝑥(𝑞)指商品𝑞的均衡产量（也等于需求量）；𝑛(𝑞)是产业𝑞中资本密集

型企业的数量；𝛾(𝑞)是消费,0, 𝑞-的商品所需拥有最低的资本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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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产业升级程度与要素相对价格 

 

由图 4可见，产业升级程度𝑄随着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而下降；这是因为当收入分布给

定，资本价格的相对上升使得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成本提升，其产品价格𝑝2(𝑞)上升，使

部分原本完成产业升级的产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进而抑制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给

定要素相对价格不变，当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𝐴上升，图 4中代表产业升级程度的

曲线𝑄会向上平移，反过来当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固定成本𝐹上升，曲线𝑄会向下平移。

这是因为，生产率的上升或固定成本的下降，都会使得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更有效率，给定

需求下产业升级更有可能发生，进而扩大产业升级程度。类似地，我们可以分析外生变量对

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即图 4中曲线
𝑟

𝑤
的左右平移），详见引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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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所有产业的均衡产量、资本密集型企业数量及消费所需的最低资本份额 

 

如前所述，图 5中𝑥(𝑞), 𝑛(𝑞), 𝛾(𝑞)分别表示商品𝑞的均衡产出（同时也是总需求）、该产

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量、消费,0, 𝑞-的商品所需拥有最低的资本份额。具体而言，对于 A

类产业即𝑞 ∈ ,0, 𝑄)，所有家户都能够消费这些商品，其均衡产出𝑥(𝑞)＝1，对应的资本密集

型企业数量为𝑛(𝑞) = 𝑛0，此时所需最低的资本份额为𝛾(𝑞) = 𝛾；对于 B类产业即𝑞 ∈ ,𝑄,𝑄-，

随着消费等级的上升，对应的资本份额也不断上升，其总需求下降，均衡产出不断下降，资

本密集型的企业数量也不断下降，直至下降到𝑛(𝑄) = 𝑛∗，此时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

生产方式无差异；对 C类产业即𝑞 ∈ ,𝑄,+∞)，消费,0, 𝑞-的商品所需拥有最低的资本份额𝛾(𝑞)

继续上升，商品总需求进一步降低，此时由于需求不足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相对更有效率，

产业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型企业数量为零。 

可以看到，在这里消费次序相对靠后的“奢侈品”（对应 C类产业）更不容易发生产业

升级，其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消费次序相对靠前的“必需品”（对应 A、B 类产业）

会先进行产业升级，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对此，我们不妨这么来考虑。对

于收入需求弹性相对比较小的“必需品”，比如主食类食品、衣物、家电等，随着经济不断

发展、资本不断积累，这些产业会率先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进行生产；而对于收入需求弹性

相对比较大的“奢侈品”，比如那些标上“纯手工制造”的产品、需要设计理念的名牌服装、

乃至各种服务业，这些产业往往会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劳动力或人力资本
7
来进行生产。 

 

                                                        
7
 本文中，我们虽然将𝐿定义为劳动力，但事实上其内涵包含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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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存在产业升级的情况 

如前所述，当经济体中的资本相对稀缺，产业升级可能根本不存在，因为此时资本的相

对价格非常高，使得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相对无效率，产业升级所需的条件更为苛刻。这一

点与 Ju, Lin and Wang（2015）的结论是一致的，其模型中产业升级是随着资本积累一步

步推进的，在 Leontief 的生产函数假设下，当资本劳动比低于一定程度，资本高度密集型

的产业无法形成。 

在本文中，我们将上一节所求得的要素相对价格代入发生产业升级的充分必要条件：

𝑛0 ≥ 𝑛
∗，其含义是当商品的需求达到最大（所有家户都消费），对应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数量

能够足够大，使其产品价格低于劳动密集型，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可以总结为引理 1： 

引理 1（禀赋结构与产业升级）：给定收入分布及其他参数，当且仅当经济体的禀赋结

构
𝐾

𝐿
足够大时，该经济体会发生产业升级（存在产业其产品完全由资本密集型方式生产）；

换言之，发生产业升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𝐾

𝐿
≥ 𝜓(𝛼, 𝜎, 𝐴, 𝐹) ≡

𝛼𝐴−𝜎𝐹1−𝜎

(1;𝜎)1−𝜎𝜎𝜎
                    （21） 

我们对发生产业升级的临界值𝜓(𝛼, 𝜎, 𝐴, 𝐹)进行分析，如果𝜓越大，那么发生产业升级的

条件也就越苛刻，所需资本劳动比的门槛也就越大。由引理 1，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存在产业升级的禀赋结构门槛）：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当收入分布越平等，该

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的禀赋结构门槛会上升（
𝜕𝜓

𝜕𝛼
> 0）；当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水

平上升，该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的禀赋结构门槛随之下降（
𝜕𝜓

𝜕𝐴
< 0）；当资本密集型生产方

式所需的固定成本上升，该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的禀赋结构门槛随之上升（
𝜕𝜓

𝜕𝐹
> 0）。 

证明：基于引理 1。 

其经济学含义在于，当收入分布越平等，资本收入由富人向穷人转移，使得对于“必需

品”的需求上升，增加对资本投入的潜在需求，但这同时提高了对于资本劳动相对供给的要

求，因为如果资本劳动比不够大，这会使得资本相对价格上升，导致资本密集型比劳动密集

型生产方式更没有效率，抵消“必需品”的需求上升所带来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效果，从而

使产业升级的门槛提高；当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水平提高，资本密集型的相对成本

降低，促进产业升级发生的可能，降低了产业升级的禀赋结构门槛；当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

的固定成本上升，这直接使得产业升级所需支付的以资本计算的固定成本上升，提高了产业

升级的禀赋结构门槛。 

因此，当资本劳动比小于一定的值，即
𝐾

𝐿
< 𝜓(𝛼, 𝜎, 𝐴, 𝐹)，经济体会进入无产业升级的

均衡状态𝑄 = 0。此时，经济体中存在两类产业：𝐴′类产业𝑞 ∈ ,0,𝑄-，所有家户都消费这部

分产品，这部分产业中两种生产方式同时存在，总需求为 1；𝐶产业𝑞 ∈ (𝑄,+∞)，部分家户

会消费，并且只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证明，存在唯一的一般均

衡*𝑄,
𝑟

𝑤
, 𝑛, 𝛽+，并由以下四条等式确定： 

1. 最低福利水平条件：𝑤𝑄 = 𝑤𝐿 + 𝛾𝑟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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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种技术无差异条件：
𝑟

𝑤
= 𝜎𝐴𝑛

1−𝜎

𝜎  

3. 垄断竞争零利润条件：𝛽 = 𝑛
1

𝜎
𝜎𝐴𝐹

1;𝜎
 

4. 资本市场出清条件：
𝑛𝐹𝑄

1;𝜎
= 𝐾 

其中，𝑛代表𝐴′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量，𝛽代表𝐴′产业中由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

所消化的部分需求。因此，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在一个不受干预的经济环境中，禀赋结构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只有当资本劳动比的相对大小达到一定程度，产业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

的生产模式，产业升级才会发生。 

 

 

四、分析 

在本节中，基于上述求解的一般均衡，我们主要考察禀赋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分布的变化，

以及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和固定成本的变化，对要素相对价格、劳动收入占比、最

低福利水平以及产业升级程度的影响。 

 

（一）要素相对价格 

当产业升级存在，即
𝐾

𝐿
≥ 𝜓(𝛼, 𝜎, 𝐴, 𝐹)，由（20）式，我们可以得到引理 2，并将其作为

其他分析的基础。 

引理 2（要素相对价格）：资本相对劳动的价格，随收入分布越平等而上升（
𝜕

𝜕𝛼
(
𝑟

𝑤
) > 0），

随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而下降（
𝜕

𝜕.
𝐾

𝐿
/
(
𝑟

𝑤
) < 0），随资本密集型生产率的上升而上升（

𝜕

𝜕𝐴
(
𝑟

𝑤
) > 0），

随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固定成本的上升而下降（
𝜕

𝜕𝐹
(
𝑟

𝑤
) < 0）。 

要素相对价格
𝑟

𝑤
是由资本、劳动市场出清所决定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与劳动相对的供给

需求所决定的。给定收入分布不变，资本的相对丰腴程度上升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对于供给侧，它使得资本的相对供给上升，对资本相对价格起到下拉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

需求侧，它使得所有人的名义收入得到提升，增大穷人对“必需品”的需求，促进产业升级，

增大对资本的潜在需求，但同时也使得富人对“奢侈品”的需求提升，而“奢侈品”是由劳

动力进行生产的，这间接增大了对于劳动的需求，稀释了资本需求上升所带来的对于要素相

对价格的上提效果。其最终的结果是，供给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即资本的相对丰腴程度决

定了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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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禀赋结构给定，当𝛼变大，这意味着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可以看作富人向

穷人的收入转移，这使得穷人有额外的收入去消费原本无福消受的“奢侈品”，增加这类商

品的总需求，进而推动这部分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对资本的相对需求，进而使得资本的

相对价格得到提高。 

当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𝐴提升，其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使资本密集型生产的产

品（潜在）价格下降，促进产业升级，增大对于资本投入的相对需求，而由于禀赋结构不变，

资本劳动的相对供给不变，这使得要素相对价格
𝑟

𝑤
提高。 

类似地，考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固定成本𝐹提升，这使其总的生产成本上升，相对

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更没有效率，抑制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转移，进

而抑制了产业升级，降低对于资本的潜在需求，使得资本的相对价格因此下降。 

 

（二）劳动收入占比 

我们将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𝜏 ≡
𝑤𝐿

𝑤𝐿:𝑟𝐾
，有如下命题： 

命题 2（禀赋结构、收入分布与劳动收入占比）：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劳动收入占比随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而下降（
𝜕𝜏

𝜕𝛼
< 0），随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而下降（

𝜕𝜏

𝜕(
𝐾

𝐿
)
< 0），随资本

密集型生产率的上升而下降（
𝜕𝜏

𝜕𝐴
< 0），随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固定成本的上升而上升

（
𝜕𝜏

𝜕𝐹
> 0）。 

证明：基于引理 2。 

这其中的经济学逻辑在于：当禀赋结构发生变化，资本劳动比提高，一方面使得资本相

对存量上升，降低劳动收入占比；另一方面由引理 2我们知道，资本存量的相对上升带来的

收入提高，可以拉动需求促进产业升级，稀释一部分由资本相对供给提升带来的要素相对价

格下降，这使得资本相对存量上升的影响力占主导，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由（20）式，我

们可以严格证明这一点：当资本相对存量上升，资本相对劳动的收入比
𝑟

𝑤
∙
𝐾

𝐿
也会上升，降低

劳动收入占比。而当禀赋结构不变，由引理 2 可知，𝛼的变大使得不平等程度降低，拉动了

穷人对于原本无法消费的产品的需求，促进其产业升级，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

式去生产，这增加了对于资本的需求，使得资本相对价格上升，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

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生产率水平的上升，或其固定成本的下降，同样能够通过拉动需求来促

进产业升级，降低资本相对价格，最终使劳动收入占比受价格因素影响而下降。 

结合现实情况，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劳动收入占比，由（8）式我们可以容

易得到，𝐺𝑖𝑛𝑖𝐼 =
1

2𝛼;1
−

2𝛼

2𝛼;1
∙ 𝜏。这意味着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呈线性的负

相关关系，在 IMF《世界经济展望》（2017）第三章中集中研究了劳动收入占比的问题，其

中有三点事实值得注意： 

1. 发达国家自上世纪 70 年代至 2014 年，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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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其劳动收入占比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2. 这一下降趋势与其不平等程度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核心因素之一在于资本禀赋的不平等——高度集中在高收入

人群中。 

其中第 2点即是本文模型的推论之一，同时第 3点也是我们在文章中通过资本禀赋的不

平等来刻画收入不平等的一大原因，也正因此，当下各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趋势的原因可能

如命题 2所述，更多的是来自于资本积累作用于资本收入不平等所致。 

 

（三）最低福利水平 

在产业升级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关注那部分最低收入家户的福利水平受到怎样的影响。

由均衡可知，对商品𝑞 ∈ ,0, 𝑄)，经济体中的所有家户都能消费。因此，经济体中家户的最

低福利水平即他所能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𝑊𝑚(𝑄) = 𝑄，当𝑄增大，则家户的最低福利水平

也得到上升。其中，𝑄由（13）式决定。 

基于引理 2，我们可以证明如下推论。 

推论 1（禀赋结构与最低福利水平）：给定收入分布不变，当资本劳动比上升（禀赋结

构发生变化），经济体中最低收入人群所能达到的福利水平会得到提高（
𝜕𝑄

𝜕(
𝐾
𝐿
)
> 0）。 

这一点从𝑄的表达式很容易能够得到证明。其经济学含义在于，给定收入分布，当资本

禀赋相对上升，这一方面使得家户总收入得到提升（资本收入上升），另一方面禀赋结构的

变化带来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这使得“必需品”的价格下降，家户的真实购买力得到提升，

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或者说使得更多的商品成为所有人的“必需品”，提升了最低福利水

平。而当禀赋结构给定，𝛼变大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定的，一方面因为富人向穷人的补贴提升

了其收入，另一方面也使得资本相对价格上升，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升。 

 

（四）产业升级程度 

基于上述的分析及引理，我们进一步来考察禀赋结构与收入分布的变化对产业升级程度

𝑄的影响。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禀赋结构、收入分布与产业升级）：给定收入分布，当经济体的资本劳动比达

到能够进行产业升级的门槛，那么资本存量的相对提升能够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给定禀赋

结构，并且达到了产业升级的门槛，收入不平等程度与产业升级程度之间存在“倒 U型”关

系，即当收入分布相对比较平等，不平等程度对于产业升级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当收入分布

过于不平等，则会对产业升级起到抑制的作用。 

1. 给定收入分布 

可以证明，资本的相对增加对产业升级程度的影响总是不减的，即
𝜕𝑄

𝜕
𝐾

𝐿

≥ 0,当且仅当

𝐾

𝐿
< 𝜓(𝛼, 𝜎, 𝐴, 𝐹), 𝑄 = 0,

𝜕𝑄

𝜕
𝐾

𝐿

= 0。当资本劳动比达到产业升级的最低门槛𝜓(𝛼, 𝜎, 𝐴, 𝐹)，资本

相对增大，由引理 2可知，资本要素相对价格会下降，家户的实际购买力得到提升，通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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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拉动促进了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进而促进了产业升级。 

2. 给定禀赋结构 

考察收入分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我们发现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𝐺𝑖𝑛𝑖𝐾与产业升级程

度𝑄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图 6是我们通过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 

 

 

图 6 产业升级与不平等程度的“倒 U型”关系 

 

其中，
𝐾

𝐿
= 2,𝐴 = 1.5, 𝐹 = 0.1, 𝜎 = 0.5。事实上，我们证明，只要𝜎 < �̅�,

𝐴𝐾

𝐹𝐿
> 𝐵，其中�̅�, 𝐵是

外生的，产业升级程度𝑄与𝐺𝑖𝑛𝑖𝐾始终满足这样的“倒 U型”关系。对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1）当𝛼足够小，𝜇 ≡ 1 − 𝛼(1 − 𝜎) > 0。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足够大，𝛼增大会使得不平等程度𝐺𝑖𝑛𝑖𝐾(𝛼)下降，此时产业升级

程度会先增大后减小。这意味着当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𝛼增大，富人向穷人的收入转移使

得低收入人群能够消费更多商品，提升需求，从而促使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

促进产业升级；而当不平等程度比较低，过度的平等反而会抑制产业升级，因为继续由富人

向穷人进行收入转移，使得富人及中层收入者的购买力下降，对 B类产业的需求可能因此下

降，从而抑制产业升级。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均贫的情况，即经济体虽然收入很平等，但

这也意味着收入分散到所有人，单个家户的购买力下降，使得整体上对某些高档产品的需求

减少，不足以完成产业升级。 

（2）当𝛼足够大，𝜇 ≡ 1 − 𝛼(1 − 𝜎) < 08。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足够小。此时𝛼增大使不平等程度进一步下降，过度的平等使得

需求受到抑制，进而使产业升级程度𝑄下降。 

                                                        
8
 这里没有考虑𝜇 ≡ 1 − 𝛼(1 − 𝜎)＝0的情况，因为此时存在断点，但可以证明一般均衡在此处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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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来拓展方向 

我们认为，本文未来有三个重要的拓展方向： 

1. 开放经济 

Acemoglu and Ventura（2002）构建了一个模型考察收入分布与国际贸易，其中世界收

入分布在长期会收敛到一个稳态，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相对较快的国家其贸易条件会恶化，进

而压低资本回报，抑制未来的资本积累。显然，这里没有考虑产业升级与不平等程度之间的

双向影响，而是在总的经济增长率层面来看开放经济下的不平等程度趋势。Matsuyama（2000）

基于李嘉图模型，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于两国开放经济下的分工情况与贸易条件的影响。与

产业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逻辑类似，贸易分工取决于两国商品价格的高低。我们考虑在

Heckscher-Ohlin模型的框架下引入连续统无穷多的商品（产业）和非位似偏好，给定本国

H 和 他 国 F 两 个 国 家 ， 其 中 任 意 一 种 商 品 的 价 格 即 为

𝑝(𝑞) = min *𝑝1(𝑞), 𝑝2(𝑞), 𝑝1
∗(𝑞), 𝑝2

∗(𝑞)+，其中𝑝1
∗(𝑞), 𝑝2

∗(𝑞)是国外的商品价格。两个国家

的模型设定相同，但其禀赋结构、收入分布、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和固定成本不相

同，在这个基础上考察引入贸易后，对于两国专业化分工、本国产业的产业升级程度会有怎

样的影响。进一步地，两国的收入分布变化也会因为开放经济的引入而改变。这会是很有意

思的一个拓展方向，我们建议后续研究还是先从静态模型开始。 

2. 动态系统 

我们考虑借鉴 Ju, Lin and Wang（2015）类似的动态模型设定，引入𝐴𝐾形式的资本积

累的动态过程，考察在动态一般均衡下产业升级程度的稳态（随着资本积累），它可能会随

着初始收入分布的不同而收敛到截然不同的稳态，这对于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会非常重要；另

一方面，我们可以考察在此过程中，整个经济体产业升级的动态进程反过来对资本积累起到

的影响。 

3. 多种要素不平等 

在本文中，我们将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唯一来源。但事实上人力资本的

差异所造成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同样重要。Chen, Ma and Bu（2014）研究发现在收入差距扩

大过程中,企业员工薪酬（工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尤为明显。方芳、李实（2015）利用

2005-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之间高管薪酬差距的分析，发现不仅在高管与一般员

工间存在薪酬差距，不同企业高管之间甚至存在更严重的薪酬差距。我们考虑引入人力资本

的异质性，考察给定两种要素禀赋的分布，在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的进程中，二者对于总收

入不平等程度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否是同向的。可以想见，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劳动、

资本的需求不同，可能导致二者对于要素相对价格，进而对收入不平等程度及产业升级产生

非线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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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构建了一个封闭经济下的静态模型，通过引入资本禀赋的不平等，结合禀赋结构从

供需侧考察内生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其中，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劳动密集型生

产方式转向资本密集型。我们证明，一方面，给定收入分布，只有当禀赋结构达到一定的水

平，产业升级才会发生，禀赋结构是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给定禀赋结构（资

本劳动比），收入分配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倒 U形”的关系：过度的平等使得社

会总收入分散到每个人身上，整体上对高档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导致产业升级停留在较低

的水平，一个极端的例子即为均贫；过度的不平等则会使得只有少部分富人能够消费高档商

品，这些产业的需求不足，进而阻碍产业升级。 

此外，区别于卡尔多事实（Kaldor, 1961），对于各国劳动收入占比普遍下降的趋势，

本文提供了一个从产业升级维度来解释的机制。与现实数据相一致，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

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不平等程度有着线性的负相关关系。给定收入分布，随着资本不断积累，

一方面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需求拉动对产业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稀释了一部分资本相

对劳动价格的下降作用，使得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另一方面，反过来资本收入对收入

不平等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使得收入不平等恶化，呈现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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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develop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ndogenous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by introducing household heterogeneity and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e 

deriv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income share and Gini coefficient, consistent 

with empirical evidences. We also show that when income distribution becomes more 

unequal, the minimum capital-labor ratio (endowment structures) requirement is lower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Moreover, there exists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because too 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reduces the number of low-end industries with sufficient market demand whereas too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reduces the number of high-end industries with sufficient 

marke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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